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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吳語中，除杭州等少數方言點使用“的”以外，其他方言點中相當於普通話“的”

的成分大多為量詞“個”的弱化形式或變體（錢乃榮  1998；趙日新  1999）。位於句
中時，“個”用作定語標記，並在無中心語的情況下構成“個”字短語；位於句末

時，“個”常構成“是……個”判斷句，用於表示說話人的主觀確認語氣。針對共同

語中句末“的”與名詞化標記“的”的語素同一性問題，已有大量學者討論（朱德熙  
1961；袁毓林  2003；完權  2013；范曉蕾  2024），下文對“個”的功能和演變的分析
也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吳語台州片方言除使用“個”的弱化形式外，非弱化的“個”也可出現於句末位

置。1戴昭銘（2006: 162）較早描寫到這個現象。他指出天台方言中相當於普通話“的”
的成分為“個”，讀作弱化音 [koʔ0]。2弱化形式可在句末表肯定語氣，但當強調“本

來如此、本該如此”的意思時，句末的“個”就要恢復為單字本音 [kou5]，例如：

(1) a. 天亮會落雨個 [koʔ0]。（明天會下雨的。）
 b. 天亮會落雨個 [kou5]。（明天本來就該下雨的嘛。）
(2) a. 眠床是舊年做個 [koʔ0]。（床是去年做的。）
 b. 眠床是舊年做個 [kou5]。（床本來就是去年做的嘛。）

本文將句末表肯定語氣的弱化形式稱作“一般確認標記”，將強調“本來就”的非

弱化形式稱作“強化確認標記”。強化確認標記在仙居、天台和臨海等台州北部方言中

使用較為廣泛。本文主要以仙居和臨海兩地方言為例，描寫句末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

認標記在形式、語義和句法上的異同，並探討確認義句末標記的來源和演變路徑。

2. 兩類確認義句末標記的區別與聯繫

2.1. 語音形式

朱德熙（1961）將北京話中的“的”區分為三個不同的語素——副詞詞尾“的 1”、

狀態形容詞詞尾“的 2”和名詞化標記“的 3”。在仙居和臨海方言中，與北京話“的 3”

1 吳語台州片主要分佈在浙江省台州市及周邊區域。台州片方言一般劃分為三小片。其中，仙居和
天台方言為一片，臨海、三門及寧海部分地區方言為一片，台州市區（包括椒江、黃岩、路橋）、

溫嶺、玉環及樂清部分地區方言為一片。
2 本文方言語料中，上標個位數字表示調類，1為陰平，2為陽平，8個調類以此類推，0為輕聲。
數字加下劃線表示小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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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當的成分實現為多個不同的語音形式，不同形式的使用受語義關係和中心語隱

現等因素影響。

仙居方言中，有核定語標記為“嗰 [kǝʔ0]”，“喔 [uɐʔ0]”作為有核定語標記時可
用於單音節形容詞之後。無核定語標記為“喔 [uɐʔ0]”，但在表領屬的成分之後，“喔
[uɐʔ0]”和“個 [ko0]”可以互換。

(3) 薄薄哇嗰書（薄薄的書） 【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4) 我要箇件白喔 /嗰襯衫。（我要這件白的襯衫。） 【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5) 我嗰書（我的書） 【有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6) 個蘋果是紅喔。（這個蘋果是紅的。） 【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7) 蘋果是我個 /喔。（蘋果是我的。） 【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臨海方言中，有核定語標記和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為“嗰 [kǝʔ0]”，無核領屬性
定語標記為“個 [ke0]”。

(8) 紅嗰蘋果（紅的蘋果） 【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9) 小王嗰書（小王的書） 【有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10) 蘋果是紅嗰。（蘋果是紅的。） 【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11) 書是張三個。（書是張三的。） 【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從形式上看，仙居方言的一般確認標記為“喔 [uɐʔ0]”，與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及無核定語標記相同；強化確認標記為“個 [ko5]”，與量詞“個”同音，並與無核領
屬性定語標記聲韻一致。臨海方言的一般確認標記為“嗰 [kǝʔ0]”，與有核定語標記
和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相同；強化確認標記為“個 [ke5]”，同樣與量詞“個”同音，
並與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聲韻一致。如下表所示：

表 1  仙居和臨海方言的確認義句末標記及其同音成分

仙居方言 臨海方言

有核定語標記
修飾 嗰 [kǝʔ0]、喔 [uɐʔ0]

嗰 [kǝʔ0]領屬 嗰 [kǝʔ0]

無核定語標記
修飾 喔 [uɐʔ0]
領屬 個 [ko0]、喔 [uɐʔ0] 個 [ke0]

一般確認標記 喔 [uɐʔ0] 嗰 [kǝʔ0]
強化確認標記 個 [ko5] 個 [ke5]
量詞 個 [ko5] 個 [k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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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語義語用差異

范曉蕾（2024）指出，普通話句末的“的”應當區分出“過去焦點化”和“確認
語氣”兩個功能，“的焦點”用於凸顯句子的焦點成分，“的確認”用於確認命題的真實

性，兩者間的演變關係為“的焦點”→“的確認”。仙居方言句末“喔 [uɐʔ0]”以及臨海
方言句末“嗰 [kǝʔ0]”同普通話句末“的”的用法相同，既可用於指示焦點也可用於
表示確認，本文主要討論其作為一般確認標記時的使用情況。3

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都可用于已然、未然和慣常事件中。用於陳述句末

時，一般確認標記傳達肯定語氣，強化確認標記則強調“本來就、原本就”的語義，

例如：

(12) 仙居：a.我十年前便住塊喔。（我十年前就住這裡。） 【已然】

  b.我十年前便住塊個。（我十年前就一直住這裡。）
(13) 臨海：a.渠天亮會 /要去嗰。（他明天會 /要去的。） 【未然】

  b.渠天亮（本身便）（*會）/要去個。（他明天本來就要去的。）
(14) 仙居：a.牛奶我一直牢 =吃喔。（牛奶我一直都在喝。） 【慣常】

  b.牛奶我一直牢 =吃個。（牛奶我本來就一直都在喝。）

例（13）表明，在未然事件中，一般確認標記與情態詞之間的搭配範圍較廣，它既
可以同“會”共現，也可以同“要”共現；而強化確認標記主要與“要”共現，排斥

與“會”共現。4根據范曉蕾（2020: 178），“會”通常引出“未確認的將來事件”，而
“要”則引出“已確認的將來事件”；即“會”在認識情態上傾向於“或然”而“要”

傾向于“必然”，“要”的客觀確認度比“會”更強。強化確認標記與高確認度的“要”

更適配，說明與一般確認標記相比，強化確認標記含有更強的確認義。

與一般確認標記相比，強化確認標記額外強調事件或狀態始終如是（例 15–
16）。受自身語義影響，強化確認標記只能同“本來就”相搭配，而一般確認標記不
僅可以同“本來就”相搭配，還可以同表示“現在已不這樣”的時間副詞“本來、原

來”等相配合（例 17–18）。

3 參照范曉蕾（2024），仙居方言句末“喔 [uɐʔ0]”和臨海方言句末“嗰 [kǝʔ0]”表確認語氣時的句
法表現與“的確認”基本一致。在句子語氣上，范曉蕾（2024）指出“的確認”僅限於陳述句。但

仙居和臨海方言中的一般確認標記還可用於疑問句，詳見下文 2.3節。
4 強化確認標記排斥與認識情態詞“會”共現，但可以與表內在能力的“會”共現。例如：
 (i) 仙居：我車會開來個。（我本來就會開車。）
 (ii) 臨海： A：弗是講渠是瞎眼人□ [uəʔ0]□ [lɛ0]？B：亂講，渠會望著個。（A：不是說他是盲人嗎？

B：胡說，他能看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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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仙居：a. 渠老酒牢 =吃喔。（他有在喝酒的。）

  b. 渠老酒牢 =吃個。（他一直有在喝酒的。）

(16) 臨海：a. 渠香菜 <弗會 >吃嗰。（他不吃香菜的。）
  b. 渠香菜 <弗會 >吃個。（他本來就不吃香菜的。）
(17) 仙居：a. 渠本來便住塊喔 /個。（他本來就住這裡的。）
  b.  渠本來住塊喔 /（*個），上年搬去□ [ɛ0]。（他本來住這裡的，去

年搬走了。）

(18) 臨海：a. 渠本來便住頭兒嗰 /個。（他本來就住這裡的。）
  b.  渠本來住塊嗰 /（*個），上年搬去了。（他本來住這裡的，去年搬

走了。）

唐為群（2010）在分析表“原先”義的副詞“本來”時認為其含有兩方面的語義：
其一是強調動作或性狀的“原先”狀況，有明確的時間終點；其二是表示事情或情況

始終如此，沒有時間終點，並常與“就”連用以加強確認語氣。李明（2018）指出，
“本來”含有追原義，並可基於後來的情況與之前有無變化區分出 [+對比 ]和 [-對
比 ]兩種用法。例（17a）和（18a）中的“本來”為 [-對比 ]用法，表示某種情形不
僅之前存在，還將一直存在；例（17b）和（18b）中的“本來”則為 [+對比 ]用法，
表示某種情形只在之前存在，現在已經不同了。由此可見，強化確認標記只適用於已

經產生並將延續下去的事件或狀態，而一般確認標記在使用上不受行為或性狀存續與

否的影響。

強化確認標記還可以同表示狀態延續的副詞“一直”和強調事件早已發生的副詞

“便”共現（例 12b、14b），但不能同表示事件剛發生的副詞“扣 =[khǝy51]”共現。
而一般確認標記既可以同“一直”和“便”共現（例 12a、14a），也可以同“扣 =”

共現，例如：

(19) 仙居：概 =楊梅扣 =馱來喔 /（*個）。（這些楊梅是剛拿來的。）

此外，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的使用還與前文預設密切相關。一般確認標

記構成的句子與普通話的“的確認”句一致，所預設的是談話另一方質疑謂語 VP所指
的命題是否為真（范曉蕾  2024）。如仙居方言例（20）所示，提問者詢問“他是否住
在杭州”，回答者可以提供肯定或否定的解答，但此時句末只能使用一般確認標記，

不使用強化確認標記。

(20) A：渠住杭州□ [uɛ0]？（他住杭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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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對，渠住杭州喔。（對，他住杭州的。）|沒有，渠住臨海喔。（沒有，
他住臨海的。）

強化確認標記構成的句子預設談話另一方認為謂語 VP所指命題為假或不在預期
內。仙居方言例（21）中，發話人認為“這些題他會做”是一個假命題。答話人通過
強化確認標記“個”強調“這些題他會做”是一個長期存在的事實，從而肯定了命題

的真實性。

(21) A：概 =題目渠做弗來。（這些題他不會做。）

 B：<弗會 >啦，概 =題目渠會做來個。（不會啦，這些題他本來就會做的。）

例（22）中，發話人對第三人的聰明表示驚訝，即“沒想到他如此聰明”；例
（23）中，發話人肯定了第三人當前的表現，即“他此刻是聰明的”。在這兩個例
子中，發話人或持有“他原本不聰明”的預設，或對第三人原先的情況並不知曉。換

言之，“他一直很聰明”並不在發話人的預期內。在例（22）–（23）中，答句句末只
能使用強調確認標記，不能替換為一般確認標記。上文已提及，與一般確認標記相比，

強化確認標記表示事件或狀態“本就如此”，在答句中可以強調“他不僅現在聰明，

以前也聰明”。借助強化確認標記，答話人可以對發話人所掌握的信息進行補充，並

對發話人的預設加以修正。

(22) A： 渠概 =題目都會做來，裝法箇聰明唻！（他這些題都會做，怎麼這麼聰

明呀！）

 B：渠（本來便）聰明個。（他本來就聰明。）
(23) A：渠概 =題目都會做來，蠻聰明喔。（他這些題都會做，挺聰明的。）

 B：渠（本來便）聰明個。（他本來就聰明。）

2.3. 句子類型

仙居和臨海方言中，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都可用於疑問句。仙居方言

中，一般確認標記“喔 [uɐʔ0]”受語音形式影響，在疑問句中只能與語氣詞“啦 [lɑ0]”
“呢 [nɐ̃0]”“唻 [lɛ0]”等連用，不與零聲母的語氣詞連用（例 24–25）。臨海方言
中，一般確認標記“嗰 [kǝʔ0]”同語氣詞之間沒有形式上的衝突，連用較為自由（例
26–27）。

(24) 爾住哪塊喔啦 /呢 /唻？（你住哪裡的呀？）
(25) 爾住塊喔啦？（你住這裡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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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爾住何裡嗰唻？（你住哪裡的呀？）
(27) 爾一直都住葛塊兒嗰□ [uɛ0]？（你一直住這裡的嗎？）

仙居方言中，強化確認標記“個 [ko5]”可以同語氣詞“欸 [ɛ0]”“唻 [lɛ0]”“啊 [ɑ0]”
“噢 [ɐɔ0]”以及中性是非問語氣詞“□ [uɛ0]”“□ [uɐɔ0]”等連用，5構成特指問句或

是非問句（例 28–29）。臨海方言中，強化確認標記“個 [ke5]”同樣可以與語氣詞“唻
[lɛ0]”“噶 [ɡɑ0]”以及中性是非問語氣詞“□ [uɛ0]”等連用，表達特指問或是非問（例
30–31）。

(28) 何人一直住塊個欸 /唻 /啊 /噢？（誰一直住這裡呀？）
(29) 爾一直住塊個□ [uɛ0]/□ [uɐɔ0]/啊？（你一直住這裡嗎？）
(30) 何人以前便住頭兒個唻？（誰以前就住這裡呀？）

(31) 爾以前便住頭兒個□ [uɛ0]/噶？（你以前就住這裡嗎？）

由於強化確認標記含有“本來就”的語義，因此在疑問句中常與表時間的副詞性

成分“一直”“以前便以前就”等共現，用以提問某一事件或狀態是否“始終如是”。

2.4. 連用順序

強化確認標記還可以與一般確認標記連用，連用的順序為“強化確認標記 +一般
確認標記”。例如：

(32) 仙居：我住塊個喔。（我本來就住這裡的。）
(33) 臨海：渠曉得個嗰。（他本來就知道的。）

臨海方言中，強化確認標記“個”之後常常帶“（嗰）物事”。“物事 [məʔ8zɿ6]”
本是表物品統稱的名詞，在句末位置上詞彙意義丟失，虛化為帶有量化特徵的評價性

語氣成分，表價值小量。例（34）中，“物事”的存在表達了說話人認為此事“不重
要”“沒什麼大不了”的主觀態度。

(34) 渠曉得個（嗰）物事，弗用問渠。（他本來就知道的，不用問他。）

仙居方言中與臨海方言“物事”相當的名詞性成分為“東西 [noŋ2ɕi1]”，不過仙
居方言中句子末尾及強化確認標記之後不存在“（嗰）東西”一類的成分。

5 仙居方言中的中性是非問語氣詞可能是否定詞“嘸”與語氣詞“欸 [ɛ0]”“噢 [ɐɔ0]”的合音。



318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35) *我住塊個嗰東西。（我本來就住這裡。）

2.5. 句法位置

強化確認標記可以出現在句中或句末，而一般確認標記只能用於句末。例（36）–
（37）表明，在名詞中心語和主句謂語前的關係從句及主語從句中，只能使用強化確
認標記。

(36) 【關係從句】
 仙居：{住塊個 /（*喔）嗰 }人渠都認著。（一直住這裡的人他都認識。）
 臨海： {渠曉得個 /（*嗰）嗰 }物事弗用問渠。（他本來就知道的東西不用

問他。）

(37) 【主語從句】
 仙居：{渠兩個認著個 /（*喔）}也弗奇怪。（他們兩個本就認識也不奇怪。）
 臨海：{渠兩個認得個 /（*嗰）}也弗奇怪。（他們兩個本就認識也不奇怪。）

例（38）–（40）表明，在謂詞後的賓語從句句末、獨立的條件小句句末以及主句
末尾，強化確認標記和一般確認標記都可以出現，且兩個確認標記可以連用。

(38) 【賓語從句】
 仙居：我識得 {爾一直住塊個 /喔 /個喔 }。（我知道你一直住這裡（的）。）
 臨海：我曉得 {爾一直住塊個 /嗰 /個嗰 }。（我知道你一直住這裡（的）。）
(39) 【條件小句】
 仙居：{個人渠值 =本來便認著個 /喔 /個喔 }，渠便 <弗會 >來問□ [ɛ0]。（這

個人他要是原本就認識，他就不會來問了。）

 臨海：{個兒人渠要是本來便認得個 /嗰 /個嗰 }，渠便 <弗會 >走勒問了。（這
個人他要是原本就認識，他就不會來問了。）

(40) 【主句】
 仙居：我游泳一直牢 =遊個 /喔 /個喔。（我一直有在游泳。）
 臨海：游泳我一直在得 =遊個 /嗰 /個嗰。（我一直有在游泳。）

2.6. 完句功能

劉丹青（2019: 481-482）指出，上海吳語句末“個 [ɡəʔ]”作為基本直陳式標記在
使用上具有強制性。仙居方言句末的“喔”和臨海方言句末的“嗰”與上海吳語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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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表現。從這一角度看，一般確認標記在肯定句中和在表達慣常事件時（參見范曉

蕾（2020: 218）對蘇州吳語的分析）可視為一種典型的完句手段。

同時，強化確認標記也具備一定的完句性。仙居和臨海方言中，帶結果補語或動

相補語的述補結構作謂語時均不能直接完句（例 41）。兩地方言使這類句子轉化為自
足句的手段基本一致：1）在述補結構前添加表示動作行為發生不久的副詞“扣 =”

（例 42）；2）添加否定詞（例 43）；3）在句末添加完成體標記（仙居方言用“□
[ɛ0]”“舀 =[iɐɔ3]”，臨海方言用“了 [iɔ]”）6（例 44-45）；4）在句末添加強化確
認標記“個”（例 46）。

(41) a. 仙居：?  飯煮熟（喔）。（飯煮熟。）|?箇隻蚊蟲死□ [ɡɐɔ0]（喔）。（這
隻蚊子死掉。）

 b. 臨海：?  飯燒熟（嗰）。（飯煮熟。）|?箇隻蚊蟲兒死□ [ɡɔ0]（嗰）。（這
隻蚊子死掉。）

(42) a. 仙居： 飯扣 =煮熟。（飯剛煮熟。）|箇隻蚊蟲扣 =死□ [ɡɐɔ24]。（這隻蚊
子剛死掉。）

 b. 臨海： 飯扣 =燒熟。（飯剛煮熟。）|箇隻蚊蟲兒扣
=死□ [ɡɔ0]。（這隻蚊

子剛死掉。）

(43) a. 仙居： 飯嘸煮熟。（飯沒煮熟。）|箇隻蚊蟲嘸死□ [ɡɐɔ24]。（這隻蚊子沒
死掉。）

 b. 臨海： 飯嘸燒熟。（飯沒煮熟。）|箇隻蚊蟲兒嘸死□ [ɡɔ0]。（這隻蚊子沒
死掉。）

(44) a. 仙居： 飯煮熟□ [ɛ0]。（飯煮熟了。）|箇隻蚊蟲死□ [ɡɐɔ0]□ [ɛ0]。（這隻
蚊子死掉了。）

 b. 臨海： 飯燒熟了 [iɔ0]。（飯煮熟了。）|箇隻蚊蟲兒死□ [ɡɔ0]了 [iɔ0]。（這
隻蚊子死掉了。）

(45) a. 仙居： 飯煮熟舀 =。（飯已經煮熟了。）|箇隻蚊蟲死□ [ɡɐɔ0]舀 =。（這隻

蚊子已經死掉了。）

 b. 臨海： 飯燒熟了 [iɔ3]。（飯已經煮熟了。）|箇隻蚊蟲兒死□ [ɡɔ0]了 [iɔ3]。
（這隻蚊子已經死掉了。）

6 仙居方言的完成體標記“□ [ɛ0]”相當於普通話“了 2”；另一完成體標記“舀
=[iɐɔ3]”與過去時

強關聯，帶有“早就 /早已”的語義。臨海方言的完成體標記“了 [iɔ]”讀輕聲時功能與仙居方言“□
[ɛ0]”相當；另還可以讀為高降調 51，調值與單字調中的陰去調相同，正文標為表現陰去調的“了
[iɔ3]”（可能是早期陰聲類小稱變調形式的殘留），此時功能與仙居方言“舀 =[iɐɔ3]”相同，亦
帶有“早就 /早已”的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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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a. 仙居： 飯煮熟個。（飯本來就煮熟了。）|箇隻蚊蟲死□ [ɡɐɔ0]個。（這隻
蚊子本來就死掉了。）

 b. 臨海： 飯燒好個。（飯本來就煮熟了。）|箇隻蚊蟲兒死□ [ɡɔ0]個。（這隻
蚊子本來就死掉了。）

例（46）中，強化確認標記“個”之後還可以添加一般確認標記。此處一般確
認標記“喔 /嗰”雖非必要的完句成分，但功能上同樣是表示言者對所述命題的肯定
態度：

(47) a.仙居： 飯煮熟個喔。（飯本來就煮熟了。）|箇隻蚊蟲死□ [ɡɐɔ0]個喔。（這
隻蚊子本來就死掉了。）

 b.臨海： 飯燒好個嗰。（飯本來就煮熟了。）|箇隻蚊蟲兒死□ [ɡɔ0]個嗰。（這
隻蚊子本來就死掉了。）

強化確認標記“個”後常可附加語氣詞（仙居方言用“□ [ɦi0]”臨海方言用“□
[ɦe0]”）以凸顯主觀語氣。言者用“□ [ɦi0]”“□ [ɦe0]”突顯對聽者觀點的不認同或
修正，這是對強化確認標記“個”在語義上的進一步強調：

(48) a.仙居： 飯早早煮熟個□ [ɦi0]。（飯早已經煮熟了。）→前提預設：聽者說
飯沒熟。

 b.臨海： 飯老早燒熟個□ [ɦe0]。（飯早已經煮熟了。）→前提預設：聽者說
飯沒熟。

此外，雖然強化確認標記與完成體標記都可用於例（41）所示的非自足句句末，
但二者構成的句子在語義上並不相同。對比仙居方言的例句：

(49) 飯煮熟□ [ɛ0]。（飯煮熟了。）
(50) 飯煮熟舀 =。（飯已經煮熟了。）

(51) 飯煮熟個。（飯本來就煮熟了。）

例（49）–（50）表達“飯由生變熟”這一事件的發生，而例（51）強調“飯是熟
的”這一狀態。完權（2013）區分了“事態句”和“事件句”，前者以對事件的狀態
或屬性的指稱為手段進行交際，後者以對事件的陳述為手段進行交際。因此可以說，

強化確認標記表達事態性，完成體標記則表達事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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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語義限制，仙居和臨海方言的強化確認標記只能用於可持續的事態中，因此不能

出現在表示動作結束的完結體標記“過”7“完”及結果補語“死”“歇”“好”之後。

例如：

(52) *我飯吃過個。（我吃過飯了。）|*我飯吃完個。（我吃完飯了。）
(53) *  箇隻蚊蟲讓渠敲死個。（這隻蚊子被他打死了。）|*我飯吃歇個。（我吃

飯結束了。）|*我飯吃好個。（我飯吃好了。）

2.7. 小結

綜上所述，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間的區別和聯繫可概括如下：

（一）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使用不同的語音形式，二者的形式差異與無

核修飾性定語標記和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間的對立存在平行性；

（二）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都表示肯定語氣，都可用于已然、未然和慣

常事件中。但強化確認標記含有“本來就”之義，重在強調事件或狀態“本就如此”；

（三）強化確認標記在句法層次上低於一般確認標記。一般確認標記“喔 /嗰”
不影響命題意義的完整性，在台州方言中是一種基本語氣形式（作為直陳式標記強制

性出現），處於言語行為層（CP層）。強化確認標記“個”一方面受其語義影響，對
命題內容起到補充說明的作用；同時因其語義中所包含的強烈主觀性特徵，加之句法

位置常處於句末，所以存在從時體情態層（TP層）提升至言語行為層的跡象。

表 2  確認義句末標記異同比較

                             標記
異同

一般確認標記 強化確認標記

語音形式 與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相同
與量詞“個”相同，與無核領屬

性定語標記聲韻一致

語義差異 表示肯定語氣
表肯定的同時強調事件或狀態

“本就如此”

事件類別 已然、未然、慣常

前文預設
談話另一方質疑謂語 VP所指
的命題是否為真（無傾向性）

談話另一方認為謂語 VP所指命
題為假或不在預期內

句子類型 陳述句、疑問句

7 表經歷義的“過”則可與強化確認標記共現，例如：
 (i) 仙居 /臨海：飛機我坐過個。（飛機我本來就坐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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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用順序 強化確認標記在前，一般確認標記在後

句法位置 句末 句中、句末

完句功能 處於 CP層，具備完句性 處於 TP層 /CP層，具備完句性

3. 確認義句末標記的來源

3.1. 修飾與領屬的區分

如上文所述，仙居和臨海方言中的一般確認標記在形式上與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相同，強化確認標記則在形式上與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聲韻一致。無核定語標記在修

飾和領屬上的形式分化是台州北部方言的共有特徵。仙居、臨海和天台三地方言中的

無核定語標記如下表所示：

表 3  仙居、臨海和天台方言中的無核定語標記

仙居方言 臨海方言 天台方言

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喔 [uɐʔ0] 嗰 [kǝʔ0] □ [kaʔ0]
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個 [ko0]、喔 [uɐʔ0] 個 [ke0] 個 [kou5]

戴昭銘（2006: 99）描寫的天台方言有核定語標記為“□ [koʔ0]”，而無核定語標
記則須區分表修飾的“□ [kaʔ0]”和表領屬的“個 [kou5]”。8其中，無核領屬性定語

標記與量詞“個”同音，二者具有同源關係。

(54) 我拉個做□ [koʔ0]生活（我們做的活兒） 【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55) 我□ [koʔ0]小人（我的孩子） 【有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56) 生活是我拉個做□ [kaʔ0]。（活兒是我們做的。） 【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57) 小人是我個。（小孩是我的。） 【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屬於太湖片的吳語丹陽方言定語標記也區分修飾性定語和領屬性定語。根據蔡國

璐編（1995），丹陽方言有兩個 k-系定語標記“過 [kǝ2]”和“格 [kæʔ7]”，其後的中
心語都可以省略。“過”只用於形容詞和物質名詞等構成的修飾性定語之後，如“紅

8 本文例（1）–（2）和例（54）–（57）分別引自戴昭銘（2006: 162）和戴昭銘（2006: 99）。對
比例（1）和例（56）可見，天台方言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似有“□ [koʔ0]”和“□ [kaʔ0]”兩個
形式，但書中並未對此做出解釋。根據本文調查，天台西鄉方言的定語標記均為“□ [koʔ0]”，
不區分中心語的有無及語義關係的不同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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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花、木頭過傢俱”；“格”不在單音節形容詞和某些物質名詞後出現，既可用於表

修飾，也可用於表領屬，如“好聽格話、我格衣裳”。

閩南方言的情況則與台州方言更為相似。李豔惠（2012）將臺灣閩南方言定語標
記 e的語音形式根據被領有成分 YP是否省略（即“有核”與“無核”）以及中心語
前成分 XP的語類（表修飾的形容詞與關係小句為一類，表領屬的名詞性成分為另一
類）區分為三類，三類定語標記聲調不同，即：

1）“名詞性 XP+e+∅”（YP省略，無核）中 e需讀本調；

2）“形容詞 /關係小句 XP+e+∅”（YP省略，無核）中 e讀輕聲；

3）“XP+e+YP”（有核）中無論 XP是哪類，e均讀為第五聲變調。

此外，呂曉玲（2012）描寫泉州南安閩南方言時也明確提到，作為定語標記的
“其”（即有核結構中的“的”）讀為陽平調變調，而作為轉指標記的“其”（即無

核結構中的“的”）根據其前成分的區別，分別讀為本調（表領屬）和輕聲（非表領

屬），這種功能表現與臺灣閩南方言和台州方言基本一致，說明吳閩方言均對這兩類

功能差異敏感。

從性質上看，修飾和領屬是兩類具有本質區別的語義關係：在典型的修飾關係中，

被修飾成分為物，修飾語為形容詞，後者表現前者在大小、形狀等方面的量級屬性；

而在典型的領屬關係中，領有者為人，被領有者為親屬、身體部位等關係名詞，兩者

之間存在永久性的關聯關係（Nikolaeva & Spencer 2013）。這種語義關係上的差異也
會反映在句法表現之中。首先，修飾性定語標記和領屬性定語標記可能有不同的來

源。跨語言看，漢藏語中許多語言的定語標記存在不同層次，領屬性定語標記在起源

上可能先於修飾性定語標記，二者並不同源（戴慶廈、聞靜  2011）。同時北方官話
方言中亦有類似現象，如山東無棣方言中的修飾性定語標記和領屬性定語標記互補分

佈且來源有別：表修飾性的“的 [ti0]”標記形容詞性情狀定語和動詞性關係從句定語；
表領屬性的“那 [nǝ0]”標記名詞性領屬定語，是遠指指示詞“那”語法化的結果（張
磊  2021）。

其次，一些修飾性定語標記和領屬性定語標記儘管來源相同，也可能有不同的

發展路徑和演變層次，進而在形式上體現出修飾和領屬的分化。根據郭銳、李知恩

（2021）對量詞功能的考察，由量詞演化而來的領屬定語標記和關係化定語標記之間
沒有蘊涵關係，兩類定語標記可能由不同的路徑分別發展而來。項夢冰（2001）指出，
吳語結構助詞“個”與量詞同源，但在共時層面可能產生弱化音和非弱化音並存，或

不同時間層次的多個弱化音並存的局面。這些不同的語音表現便可用於區分不同的語

法功能。項夢冰（2001）認為，天台方言中的定語標記都是“個”，其中有核定語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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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為晚近的弱化音“□ [koʔ0]”，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為早期的弱化音“□ [kaʔ0]”，
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則為非弱化音“個 [kou5]”。

此外，修飾性定語和領屬性定語可能傾向於與不同的中心語相結合，體現出修飾

和領屬在描寫性、限定性等方面的語義差異。盛益民（2017）指出，“量名”結構作
中心語時，最容易受領屬定語的修飾。黃燕旋（2020）在描寫潮州方言“指量名”結
構時指出，量詞單獨做中心語時，僅受領屬定語、處所詞、時間詞和關係從句等成分

修飾，修飾語不能是形容詞。

戴慶廈、聞靜（2011）還提到，修飾、領屬等語義關係是否通過定語標記體現，
與定語標記的概括度有關。台州方言和閩南方言中，有核定語標記概括度高，使用單

一的語音形式，無核定語標記則須依靠不同的語音形式來體現不同的語義關係：閩南

方言中，領屬和修飾的區別體現在聲調上，表領屬的無核定語標記讀本調，表修飾的

無核定語標記讀輕聲；台州方言中，領屬和修飾的區別更為明顯，表領屬時使用“個”

的非弱化形式，表修飾時則使用“個”的弱化形式。

仙居、臨海和天台三地方言中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的產生和應用，正是

修飾性定語標記與領屬性定語標記在分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3.2. 確認義句末標記的語法化路徑

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在形式和功能上都與量詞“個”存在同源關係。根

據李小軍（2016b），“個”從個體量詞到結構助詞的演化模式為：

圖 1  量詞“個”的演化路徑（李小軍，2016b）

  （限定→）領屬語標記

  ↑

  量詞 → 修飾語標記（定語） → 名詞標記

曹廣順（1994）指出，因數詞“一”的省略和數量義的虛化，虛指的量詞“個”
在表示事物性質和狀態的形容詞之後發展為結構助詞，由“個”所連接的定語和中心

語最初構成一種修飾和被修飾的關係。李小軍（2016b）則進一步明確“修飾語 +個
+被修飾語”這類描述性結構可以通過吸收語境中的限定義向領屬結構發展，“個”
也隨之在有核結構中產生領屬語標記的用法；當語境要求凸顯事物的性質或特徵屬性

時，修飾性結構的中心語可以不出現，“個”因此可以在無核結構中獲得轉指的語義

功能，成為名詞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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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修飾性結構和領屬性結構中的“個”都可以在無核結構中作名詞標記使用，

但仙居、臨海和天台方言的共時特徵表明，無核結構中的“個”存在修飾和領屬之分，

其發展路徑應當分立而非合併。根據郭銳、李知恩（2021），無核領屬定語標記和無
核關係化定語標記可以同有核領屬定語標記和有核關係化定語標記相互演變，也可能

直接由指量轉指功能發展而來。因此，基於仙居、臨海以及天台方言無核定語標記的

形式和功能差異，我們認為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源自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的進一步發

展，而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則直接源自量詞的轉指功能，即：

圖 2  兩類無核定語標記的分化路徑

  有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

  量詞（數量名） → 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 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量詞（指量） → 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在此基礎上，一般確認標記由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演變而來。范曉蕾（2024）指
出，普通話句末助詞“的”的演變關係為“名詞化標記→過去焦點化標記→確認義語

氣詞”。在仙居、臨海和天台方言中，一般確認標記的演變路徑可概括為“量詞（數

量名）→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焦點標記→一般確認標記”。

以臨海方言為例，量詞“個”最初作為修飾語和名詞的中間項，被重新分析為表

修飾的定語標記，語音促化為“嗰 [kǝʔ0]”（例 58）。基於“XP+嗰 +YP”這一結構
上的同構性，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的使用擴展至有核領屬結構（例 59）。當中心語不
出現時，“嗰”構成表轉指的無核修飾性結構（例 60）。

(58) 紅嗰蘋果（紅的蘋果） 【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59) 我嗰書包（我的書包） 【有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60) 蘋果是甜嗰。（蘋果是甜的。） 【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在例（61）中，句末位置上的“嗰”可被分析為焦點標記。作為焦點標記，“嗰”
的句法轄域可覆蓋句子謂語，這表明“嗰”既可用於窄焦點句，也可用於寬焦點句。在焦

點句末，“嗰”吸收語境中的強調和確認義，進一步主觀化為一般確認標記（例 62）。

(61) 蘋果（是）我買來嗰，弗是偷來嗰。（蘋果是我買來的，不是偷來的。）【焦
點標記】

(62) 蘋果渠吃過嗰。（他吃過蘋果的。） 【一般確認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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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確認標記使用“個”的非弱化形式，區別於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嗰”，應

與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直接相關，其語法化路徑為“量詞（指量）→無核領屬性定語

標記→焦點標記→強化確認標記”。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可能直接來自“領屬定語 +
指量”結構中指示詞的脫落（郭銳、李知恩  2021）。在臨海方言的“領屬者 +指量”
結構中，指示詞可以省略。非“個”量詞構成的“領屬者 +量詞”結構仍帶有明確的
定指義，且量詞須兒化（例 63）。而“個”作為通用量詞，9其在“領屬者 +個”結
構中進一步經歷了語義泛化和重新分析，由一個獨立成分變為依附于領屬者的詞綴。

“個”通常與人稱代詞或指人名詞搭配使用，並可出現在時間及處所名詞之後，表達

廣義領屬關係。此外，詞綴“個”在丟失指示義的同時也失去兒化特徵，語音上需讀

作輕聲的“[ke0]”（例 64a–c）。

(63) 我本兒我馱轉來了 [iɔ0]。（我（的）這本（書）我拿回來了。）
(64) a. （葛）隻書包是我個。（（這）個書包是我的。） 
 b. （葛）三張報紙是基日個。（（這）三張報紙是今天的。） 
 c. 仙居是台州個。（仙居是台州的。） 【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如例（65）所示，句末的“個”在表領屬的同時，也可標記對比焦點。與焦點標
記“嗰”不同，“個”作為焦點標記時只能出現在表示領有者的名詞短語之後，構成

窄焦點句。在整體語義上，“個”構成的焦點句強調領屬關係的恒定性和固有性。受

領屬義影響，“個”在主觀化為強化確認標記的同時，仍只能與持續存在的事件或狀

態相配合（例 66a–b）。在語音形式上，作為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和焦點標記的“個”
讀作輕聲，而作為強化確認標記的“個”讀作陰去調，恢復為量詞“個”的本調。

(65) （葛）隻書包（是）小王個，弗是我個。（這個書包是小王的，不是我的。）
【焦點標記】

(66) a.（葛）隻書包（本身便）（是）小王個。（這個書包本來就是小王的。）
 b.我（本身便）曉得個。（我本來就知道的。） 【強化確認標記】

“個”在聲調上的“還原”現象正是一種語用強化的表現：例如在普通話中，“本

來”這類表達言者立場態度的認識情態義副詞通常帶有句子重音，通過重讀反映言者

的強調和肯定語氣。例（66a）中，“本身便本來就”的出現表達了言者的主觀確認態

度。句末的“個”在同“本身便本來就”等成分連用的過程中經語境吸收（absorption of 
context）獲得副詞的主觀性語義，進而在語音上也回歸非輕聲的本調形式。例（66a）

9 “個”在臨海方言中可能是早期的通用量詞。目前臨海方言中的量詞“個”僅限於與指人名詞組
合，通用量詞為“隻”。而仙居方言中量詞“個”的使用範圍仍然較廣，可視作通用量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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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個”存在無核領屬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兩層解讀，可讀作輕聲或本調；而例

（66b）中，“個”用在動詞短語“曉得知道”後，不具備領屬義，且“個”只能讀作

本調陰去調，已經是典型的句末強化確認標記。由此可見，從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發

展為強化確認標記是一個主觀化的過程，但這一過程並不必然產生語音的弱化形式，

如李小軍（2016a: 362）就認為語音強化也是語法化演變中的一種音變現象；一個詞彙
項在語法化過程中詞彙義雖然虛化了，但是情態義卻增加了，如果演變後的語法詞整

體語義強度還大於以前，那麼這一語法項的語音就很可能強化。

綜上所述，確認義句末標記的語法化路徑為：

圖 3  確認義句末標記的語法化路徑

  有核領屬性

  定語標記

  
 量詞 有核修飾性 無核修飾性 焦點標記 一般

（數量名） 定語標記 定語標記 （寬 &窄焦點） 確認標記

 量詞 無核領屬性 焦點標記 強化

 （指量） 定語標記 （窄焦點） 確認標記

3.3. 仙居方言確認義句末標記的多源性

在共時層面上，仙居方言中相當於北京話“的 3”的成分有 k聲母（包括“個 [ko]”
“嗰 [kǝʔ]”）和零聲母（“喔 [uɐʔ]”）兩類形式。不同形式所承擔的語法功能既有
區分，也有重疊，如下圖所示：

圖 4  兩類語音形式的功能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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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居方言中，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有“嗰 [kǝʔ0]”和“喔 [uɐʔ0]”兩個形式，後
者用於單音節形容詞之後，使用範圍受限。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和窄焦點標記有“個

[ko0]”和“喔 [uɐʔ0]”兩個形式，在使用中基本可以互換。不同形式的無核領屬性
定語標記在功能上的重疊現象也見於台州片溫嶺方言。李榮（1992）描寫的溫嶺方
言領屬性定語標記有“個 [kie0]”和“個 [kǝ0]”，兩者都由量詞“個 [kie55]”發展
而來。“個 [kie0]”只能用作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例 67），“個 [kǝ0]”可以用作
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和有核領屬性定語標記，且有“[gǝ0], [ɦǝ0]”等自由變體（例
68–69）。對比例（67）和（68）可見，同為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個 [kie0]”在
語義上強調領屬者的所有權，而“個 [kǝ0]”在表達領屬關係時，並不凸顯領屬者的
排他性所有權。

(67) 爾講爾個 [kie0]，渠講渠個 [kie0]。（你說你的，他說他的——兩人爭所有權。）
(68) 爾講爾個 [gǝ0~kǝ0]，渠講渠個 [gǝ0~kǝ0]。（各說各的，兩人說不到一塊兒。）
(69) 我個 [kǝ0~gǝ0~ɦǝ0]書（我的書）

與溫嶺方言不同，仙居方言的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個 [ko0]”只用於強調所有權
關係，而“喔 [uɐʔ0]”則可用於強調或不強調領屬者的所有權（例 70a–b）。在強調所
有權關係時，用“個 [ko0]”更加自然。臨海方言的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為單一形式，
因此不論是否凸顯領屬者的所有權，都只能使用“個 [ke0]”（例 71），句子所表達的
具體語義須借助語境識別。

(70) 仙居：a. 爾講爾個 /喔，渠講渠個 /喔。（你說你的，他說他的——兩人爭所
有權。）

  b. 爾講爾喔，渠講渠喔。（各說各的，兩人說不到一塊兒。）
(71) 臨海： 爾講爾個，渠講渠個。（你說你的，他說他的——兩人爭所有權。/各

說各的，兩人說不到一塊兒。）

在仙居方言相當於“的 3”的兩類形式中，k聲母形式與量詞“個”聯繫緊密，
而零聲母形式“喔 [uɐʔ]”在仙居方言中無法直接對應於一個確切的實義詞。根據潘
雪雨晴（2022），仙居方言中相當於“的 2”的狀態形容詞後綴主要有兩個形式，分別

為“哇 [uɑ0]”和“喔 [uɐʔ0]”。10仙居方言中相當於“的 3”的零聲母形式“喔 [uɐʔ0]”

10 仙居方言中的狀態形容詞後綴“喔 [uɐʔ0]”可能是後綴“哇 [uɑ0]”的促化，也可能與定語標記“喔
[uɐʔ0]”具有同一性，情況較為複雜，本文暫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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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正是狀態形容詞後綴“哇 [uɑ0]”與 k聲母形式的定語標記在組合使用中的合音
形式。11

朱德熙（2020）指出，狀態形容詞有兩種名詞化的方式，一是將“的 2”和“的 3”

連用，構成組合式，二是將“的 2”直接替換為“的 3”，構成置換式。仙居方言中，

狀態形容詞作定語使用時既可以使用組合式，也可以使用置換式。在組合式中，狀態

形容詞後綴“哇 [uɑ0]”需要與源自量詞的定語標記“嗰 [kǝʔ0]”共現，在這一組合使
用的過程中，極有可能產生合音形式“喔 [uɐʔ0]”。

作為狀態形容詞後綴同定語標記的合音形式，“喔 [uɐʔ0]”繼承了形容詞的修飾
性特徵和定語標記的基本功能。在“狀態形容詞 +喔 [uɐʔ0]+中心語”這一有核結構中，
“喔 [uɐʔ0]”沿著“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焦點標記→一般確
認標記”的路徑發展，與弱化自量詞“個”的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嗰 [kǝʔ0]”展開
競爭。

在“狀態形容詞 +喔 [uɐʔ0]”這一無核結構中，“喔 [uɐʔ0]”獲得轉指功能，成為
無核定語標記，並可用於修飾性結構和領屬性結構中。在仙居方言中，“喔 [uɐʔ0]”
雖已具備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和窄焦點標記兩種用法，但始終未能發展成強化確認標

記。這可能同“喔 [uɐʔ0]”的非單純量詞來源相關。根據前文 3.2節的討論，由無核領
屬性定語標記和焦點標記發展至強化確認標記伴隨著語音強化現象，在臨海和天台方

言中，強化確認標記都表現為與量詞“個”在聲韻調上完全相同。參照這一演變模式，

仙居方言中來自合音形式的“喔 [uɐʔ0]”難以實現聲韻調的強化還原，也就無法發展
為強化確認標記。

4. 結語

吳語台州片中存在兩個確認義句末標記。其中，一般確認標記表達說話人的主觀

確認語氣，與普通話句末助詞“的”的功能相當；強化確認標記強調事件或狀態“本

就如此”，該標記不對應於普通話中的任何句末成分。

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都與量詞“個”同源，但產生於不同的句法結構中：

前者與大部分漢語東南方言句末標記演變路徑相仿，經有核修飾性定中結構脫落中心

語後逐步發展而來；而後者可能來自指量結構的轉指用法，是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進

11 匿名評審指出，仙居方言中的“喔 [uɐʔ]”可能同“嗰 [kǝʔ]”一樣，也是“個 [ko]”的一種弱化
形式，即“ko>koʔ~kuoʔ>uoʔ>uɐʔ”。我們認為，“喔 [uɐʔ]”可能是狀態形容詞後綴同定語標記“嗰
[kǝʔ0]”的合音形式，無法單純視作量詞“個 [ko]”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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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發展的結果，未經歷中心語脫落的環節。無核定語標記區分修飾和領屬的情況見

於吳語台州片方言和閩南方言之中，並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即修飾標記使用弱化形

式或讀作輕聲，領屬標記使用非弱化形式或讀作本調。

在仙居方言中，一般確認標記與強化確認標記的形式差異還可能同定語標記與

其他成分間的合音形式相關。台州方言確認義句末標記的產生和演變反映了吳語量詞

“個”的多功能性，也進一步體現出漢語方言類“的”語法成分在形式分類和功能分

化上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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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final Markers of Affirmation in the Taizhou Wu Dialect:
Take Xianju and Linhai Dialects for Example

Xueyuqing Pan and Xiaoyu Lu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t the end of sentences, the Taizhou Wu dialect employs two affirmative markers that are both 
derived from the classifier ge. The general affirmative marker takes the weak form of ge and helps to 
express a sense of confirmation, while the emphatic affirmative marker is homophonous with ge and 
is used to assert that an event or state is inherently the case. The general affirmative marker and the 
emphatic affirmative marker evolved through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ge in headed and headless 
structures, respectively, which also reflects a salient distinction between modification and possession.

Keywords

Taizhou dialect, general affirmative marker, emphatic affirmative marker, possession, m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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